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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捕食螨可以捕食多种小型害虫和害螨，在农业生态系统和害虫生物防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化学农药减量背景

下，其资源开发与保护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整理目前通用的捕食螨资源的分布、调查、鉴定及保存方法，探讨了捕食螨大数

据研究现状与挑战，如传统鉴定方法的局限性、区域性覆盖不足及数据整合滞后等问题。随着分子技术、深度学习及 AI 智

能技术的发展，未来可通过多技术融合驱动的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以及标准化与规范化建设，加强对捕食螨资

源的调查与开发，以推动捕食螨在绿色农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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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捕食螨是一类以小型害虫（如叶螨、粉虱）或

其他小型节肢动物为食的螨类，隶属蜱螨亚纲

（Acari）[1]。其身体结构独特，通常具有微小的体型。

捕食螨主要捕食害螨、害虫等，捕食时伸出螯肢捉住

猎物并在表皮形成伤口，涎针并入涎针槽，口下板刺

入伤口吸取猎物体液[2]，能够有效降低猎物种群密度，

减少其对植物的危害，在农业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 
目前，在生物防治中，国内外开发研究种类最多、

应用最为广泛的为植绥螨科捕食螨[3-4]，其体型微小、

行动敏捷，多在作物叶面活动，以害螨、蓟马、粉虱

等为食，如智利小植绥螨（Phytoseiulus persimilis）、

加州新小绥螨（Neoseiulus californicus）、巴氏新小绥

螨（Neoseiulus barkeri）、东方钝绥螨（Amblyseius 
orientalis）等[4-5]。智利小植绥螨对二斑叶螨有很好的

捕食作用，是商品化最早的天敌，也是我国第一个引

入的植绥螨类[6]；加州新小绥螨在防治草莓、蓝莓、

花卉及果树上的叶螨表现出色，适应性较广[7]。厉螨

是除植绥螨外，商品化程度较高的捕食螨类群。目前

在我国应用最广泛的种类是剑毛帕厉螨，主要生活于

土壤表层，可捕食蓟马（老熟若虫和蛹）、韭菜迟

眼蕈蚊（卵和初孵幼虫）、线虫等[8-9]。肉食螨科捕

食螨主要以粉螨及谷盗等的卵为食，常被用于控制

储粮害螨害虫[10-11]。此外，少数捕食螨在生活史的

早期具有寄生性，例如，绒螨及大赤螨的幼螨为寄

生性，可寄生蚜虫等多种昆虫，它们的若螨和成螨

则是捕食性的[12]。 
在当前化学农药减量的大背景下，捕食螨资源的

开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13]，国

内外已开展了多项捕食螨资源调查工作。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起，特别是 80 至 90 年代，开展了一些区

域性生物资源及植（作）物上的天敌资源的调查工作。

主要观测采样点多集中于农业主产区（如华北平原、

长江中下游），对生态脆弱区（如高原）及跨境区域

调查有限，因此调查研究多集中于特定经济作物、农

田或特殊地理区域，作物如橡胶园[14-16]、枣园[17]、柑

橘园[18-21]、茶园[22]、药用植物[23]、香蕉[24]等，地理区

域如江苏、新疆、云南、广西、甘肃等[25-29]。2017 年

农业农村部启动的基础性长期性工作，为全面系统性

推动天敌包括捕食螨等资源的本底调查奠定了更加坚

实的基础（http://www.ippcaas.cn/kyjz/118189.htm）。

国外捕食螨资源调查区域较为广泛，覆盖南美、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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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欧洲等地区，涉及果园、经济作物、自然植被及城

市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30-34]，研究提供了详细的图鉴

和描述，并兼顾系统分类与生态调查[32,35]。总体而言，

无论国内外，其资源调查走过这样几个阶段：早期（20
世纪 90 年代前）着重于物种的发现，此后，针对特

定的区域、植物、有害生物，再到某一生态系统（如

岛屿、森林、雨林等）资源及互作关系。这些调查均

表明捕食螨物种多样性高，揭示了捕食螨群落的地域

差异与生态功能；分类与系统发育研究并行，为生物

防治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种质基础。 
综上，国内外在捕食螨资源调查研究方面已取

得了一定成果，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捕

食螨的种类繁多且体型微小，仅凭形态参数可能不

足以正确识别物种[36]。在生态学方面，捕食螨群落

组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气候条件、植被类型、猎

物资源、地理隔离等，这些因素相关数据不足会限

制对其生态功能的深入理解和合理利用[13,37]。此外，

捕食螨的区域性分布差异较大，现有研究多局限于

特定区域、作物或生境类型，因此对于捕食螨资源

的空间分布格局、群落组成变化及其驱动机制仍缺

乏系统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捕食螨资源的

开发利用和精准保护；且目前缺乏统一标准与共享

机制，各地数据甚至新种模式标本分散于独立平台，

标本及数据的整合和共享面临诸多困难，进而影响

了捕食螨资源的精准开发和有效保护。本文旨在对

国内外的捕食螨资源、鉴定及保存方法等进行梳理

和总结，提升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捕食螨研究、

开发利用等提供支撑与保障，提高捕食螨资源研究

和应用的整体效率和水平。 

2  国内外捕食螨资源数据记录比较 

2.1  数据来源 

依托中国知网数据库及 Web of Science 网站资

源，以“predatory mite” + “Species and distribution”“捕

食螨多样性”或“捕食螨的种类及分布”或“捕食螨

资源调查”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共收集到 727 篇（本）

植绥螨分类及资源调查等相关论文及著作。 
对上述搜索到的文献进行分析，主要以捕食螨资

源记录、区系调查、新种/新记录、地方种类名录和属

级修订为核心。其中，调查区域涵盖中国的有 183 篇，

包括研究论文 131 篇、分类修订/系统综述 23 篇、综

述/汇编/专著 14 篇、目录/清单/数据库 14 篇、学位论

文 1 篇。研究以省域调查为主，包括果园系统、茶园

系统、山区自然保护区和多寄主植被资源调查等，覆

盖了吉林、辽宁、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山东、

山西、河南、江西、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福建、

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海南、西藏等地；

国内捕食螨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地科研院所和农业高校

的实地调查研究，数据获取手段以人工采样和实验室

鉴定为主。而且，国内研究中针对害螨的文献有 169
篇，占 92.3%，表明国内捕食螨资源调查与农业害螨

治理需求高度相关。 
国外捕食螨资源类文献中，单国或地区调查为

470 篇，区域性或全球性为 37 篇；其中，研究论文 295
篇，综述/汇编 108 篇，目录/清单/数据库 55 篇，分类

修订/综述 45 篇，学位论文 4 篇。研究同样以资源调

查、区系记录、新种描述及检索修订为主，包括区域

调查、分类学协作、标本收藏体系等。除此之外，还

包括部分与生物防治、饲养和害虫治理相关的研究。

调查区域覆盖了巴西、印度、美国、伊朗、日本、土

耳其、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埃及、俄罗斯、菲律宾

等国家；研究除了南极洲以外的 6 大洲至少 60%以上

的国家对 70−80 种重要农林作物（植物）如柑橘、苹

果、葡萄、辣椒、茄子等以及农林生态系统包括热带

雨林、岛屿等都进行较为系统的调查。 
此外，不同国家或地区在捕食螨资源调查的基础

上逐步构建了相关数据库，推动了捕食螨资源信息由

传统文献记录向标准化、数字化和开放共享方向发展。

我国建立了植绥螨科数据库（http://museum.ioz.ac. 
cn/index.html）共记录 142 种，主要提供物种形态图、

分类、名称和分布等基础信息。Stålstedt 等（2019）
对北欧地区（包括挪威、瑞典和芬兰）陆生寄殖螨

前气目亚目的物种多样性进行了调查和更新，共发

表了 107 种寄殖螨物种，包括 19 种区域新记录物

种和 5 个新种，且收集的样本记录了发育阶段、微

生境、地理、海拔等信息，相关数据记录发表于

GBIF（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数

据库[38]。此外，巴西整合了全球植绥螨科物种的分

类和分布信息，共收录 2700 种已命名物种信息，并

按照属、亚科和国家分布等维度进行整理（http://www. 
lea.esalq.usp.br/phytoseiidae），为植绥螨科物种多样

性、地理分布格局和生物防治资源筛选提供了重要基

础[39]。总体来看，国内数据库目前更侧重于物种名录

和分类信息汇总，还需进一步加强标本信息、采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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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生态因子和分布数据等的标准化录入，建立可持

续更新、可检索、可共享的捕食螨资源数据库，为天

敌资源保护、优势种筛选和绿色防控应用提供更加系

统的数据基础。 
2.2  捕食螨资源分布 

国外植绥螨的分布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在热带

地区，如南美洲的亚马逊雨林地区，高温多雨的气候

条件和复杂的生态系统孕育了众多独特的捕食螨种

类，如 Iphiseiodes zuluagai 为热带腰果果园中常见的

优势植绥螨，Euseius kenyae 为肯尼亚高地咖啡生态系

统中特有优势种，Typhlodromus nairobiensis 首次在肯

尼亚首都内罗毕周边的半湿润高地带（海拔约 1700
米）被发现并命名，全球商品化应用最广的智利小植

绥螨起源于地中海气候区、南美洲部分地区以及撒哈

拉以南非洲的高地[30-31,35]。而在欧洲的一些农业发达

地区，如法国、荷兰等国，经过长期的农业活动影响，

形成了适应当地农耕环境的捕食螨种群，其分布与当

地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和农业生态系统紧密相关[32-34]，

反映了不同地理区域生态环境和农业活动对捕食螨资

源分布的塑造作用。 
我国地域辽阔，植绥螨资源分布广泛，受地理环

境、气候条件和农业种植结构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

地区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40-44]。例如，在南方湿润

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如海南、云南、两广等地，丰

富的植被和温暖湿润的气候为捕食螨提供了良好的生

存条件，种类和数量均较为丰富，如分别在海南橡胶

园、重庆橘园、茶园等经济作物上通过实地或资料调

查发现邻近钱绥螨、普通真绥螨、海南钝绥螨、卵圆

真绥螨、津川钝绥螨、草栖钝绥螨、真桑钝绥螨、尼

氏真绥螨、江原钝绥螨、胡瓜钝绥螨、拟长毛钝绥螨、

冲绳钝绥螨、圆果大赤螨等为潜在的优势捕食螨，为

后续开发可应用于不同作物生物防治提供了本底捕食

螨资源信息[16,18,21-22]。而在北方干旱或半干旱地区，

由于气候相对干燥，植被类型和覆盖度有所不同，捕

食螨的种类组成则以适应干旱或半干旱环境的种类为

主，优势或潜在优势种主要包括有益真绥螨、芬兰真

绥螨、苏氏副绥伦螨、双尾新小绥螨及部分盲走螨类

等[26,29]。南北方捕食螨优势种组成存在明显差异。 
截至 2024 年 12 月，植绥螨科共记录 3 个亚科

106 个 属 2985 种 （ http://www.lea.esalq.usp.br/ 
phytoseiidae/），其中 2707 种有效种[45]。我国本土植

绥螨资源记录有 23 属 345 种（附表 1）。主要分布在

盲走螨属（93 种）、新小绥螨属（59 种）、钝绥螨属

（52 种）、植绥螨属（34 种）和真绥螨属（30 种），

这 5 个属的种占中国植绥螨科所有种的近 78%，其

他 18 个属仅占五分之一，有一半以上的属（13 个）

的种类少于 5 个种。我国动物分布区系在古北区与

东洋区。从分布情况来看，东洋区分布着更多的植

绥螨属与种，在 23 个属中仅 1 个属即副绥伦螨属尚

未发现（未计入东洋区与古北区的过渡区域的四

省），其 262 个物种数量占中国植绥螨种的 76%；

而古北区仅有 14 个属 130 种，种数只占 37.8%；东

洋区与古北区过渡区域，主要包括江苏省、安徽省、

河南省及陕西省，四省共有 11 个属 44 种。仅有 90%
以上的省、直辖市及自治区至少都有一个本地特有

种（指仅限存在于一省、自治区或直辖市），总体

趋势越往中国地理区域的中心走，本地特有种越少。

而越向地理区域的外围本地种越多，如东洋区里台

湾、云南、海南、广东、福建本地种最多，都在 10
种以上，尤其是台湾，在 67 种植绥螨中有近一半为

本地种；古北区以西藏与辽宁本地种较多，西藏 18
个种中 16 种为本地种，而吉林的 23 种中也有 10 种

为本地种，其他省（市、自治区）等本地种均在 5
种以下；在古北区及东洋区过渡区域的四个省份里，

本地种仅有 2 种，即盲走螨属的侧柏盲走螨与西安

盲走螨，明显少于其他区域（附表 2−附表 4）。 

3  捕食螨的调查方法 

3.1  调查区域和时间 

捕食螨调查应结合地理分布格局与季节动态特征

进行，北方重点记录春季越冬后恢复期、夏初及秋季

种群高峰期、盛夏及冬季衰退期。如苹果主产区的渤

海湾、黄土高原、西北高原和黄淮平原四大产区，在

各区域内选择代表性果园或生态样地进行系统采样；

在时间上应覆盖全年。南方重点记录旱季、雨季及旱

雨季转换期捕食螨的周年动态，尤其应覆盖高温少雨

导致害螨暴发的时期、降雨后种群回落或恢复时期，

以及春梢、夏梢、秋梢、开花坐果、果实膨大和采收

前后等作物物候阶段。如在柑橘、茶树、橡胶等南方

多年生作物生态系统中，应在代表性产区选择不同管

理方式的果园、茶园或胶园，系统记录捕食螨在树冠

上、中、下层，叶正面与叶背，嫩梢、老叶、果实，

以及园内杂草、间作植物、地表凋落层和周边自然植

被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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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植物及其伴生植可以为捕食螨提供适宜的

栖息环境。调查时应兼顾主栽作物的不同部位（叶

片、果实、嫩梢等）或不同冠层，并同步采集果园

间作植物、杂草带及林缘植被中的捕食螨样本。不

同管理模式（如有机果园与常规果园）对捕食螨种

群分布和动态会有影响，对应的农艺措施等也要详

细记录。 
此外，捕食螨的发生与其靶标猎物密切相关。调

查中应记录害螨（如叶螨、跗线螨、瘿螨等）或害虫

（如蓟马、粉虱、木虱等）的密度及发生期，分析捕

食螨与猎物种类及数量的互作关系。必要时可结合分

子检测技术（如肠道内容物 DNA 分析），明确捕食

螨的实际猎物谱及捕食喜好性。 
资源调查的核心内容为记录捕食螨种类、分布及

其微生境偏好。通过实地考察、样本采集和鉴定分析，

详细记录不同地区、不同生态环境中捕食螨的种类

组成，绘制种类分布地图，明确其地理分布范围。

同时，观察和记录捕食螨在不同微生境中出现的频

率和数量，如在作物的不同部位（植物组织器官、

叶片正背面、冠层等）、不同土壤层次或不同植被

类型中的分布情况；统计数量时若捕食螨样本位于

样方边缘，其统计规则为“计上不计下，计左不计

右”。深入了解捕食螨微生境偏好，可为合理利用

和保护捕食螨资源提供基础数据。同时，可结合 GPS
定位技术，精确记录每个采样点的地理坐标，确保

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可利用高清显微摄影技

术保存捕食螨的形态特征及生态影像，为后续的形

态鉴定、物种描述和生态研究提供直观的图像资料，

丰富捕食螨资源数据库。 
3.2  捕食螨采集方式 

3.2.1  振落法 
在一些低矮及叶片狭窄的植物上活动的捕食螨，

多可采用振落法进行收集。在植株的侧下方以一收集

盘承接，用手或拍杆快速多次拍击植物，可收集到从

植株上振落的大多捕食螨。观察盘中的捕食螨，可用

毛笔或辅以吸虫器收集，将捕食螨直接挑入含有无水

乙醇的收集管中[46]。 
3.2.2  直接采样法 

对于果树、林木等阔叶植物，采集时可以以肉

眼或者辅以放大镜的方式仔细观察叶片正反面，一

般情况下捕食螨行动迅速，易于区分，可以特别留

意捕食螨喜栖息的叶背主脉两侧及叶脉分叉处。发

现捕食螨后，可用 00 号毛笔尖蘸少量酒精，直接粘

挑螨放入盛有酒精的小指管中；也可直接采集有螨

的植物叶片或枝条样本，置于密封袋或塑料盒中保

存，带回实验室后通过体视显微镜检查捕食螨[46]。

置于密封袋或塑料采集盒中的植物样本应注意避免

高温暴晒，否则极易导致捕食螨死亡；采集的带螨

植物样品可置于 4 ℃冰箱低温保存，尽可能在 48
小时内完成镜检。也可将植物组织浸泡于无水乙醇

中，洗脱附着植物上的捕食螨。 
3.2.3  布氏漏斗法 

对于土壤、苔藓、腐殖质或枯枝落叶等地表上的

捕食螨，可利用布氏漏斗进行分离后收集[46-47]。布氏

漏斗的上部为热源，注意热源与土壤样本之间保持适

当的距离；中间为金属筛网，分离捕食螨时一般采用

20−40 目的筛网；漏斗下方为收集装置，通常为一个

直径 15 cm 的培养皿。收集活体时，培养皿内置一块

稍小的海绵，海绵上依次铺放滤纸和黑色塑料膜，为

防止落在塑料膜上的捕食螨逃逸，在培养皿中加肥皂

水以在培养皿壁及海绵间形成隔离带。不需要收集活

体时，可在培养皿中直接倒入皿深约 1/3−1/4 的无水

乙醇。 
标本记录：标本采集时，需要做好标本信息记录，

包括采集人、时间、地点（行政区划地点、经纬度、

海拔）、采自何种植物（包括植物照片）、何种环境

（如农田、菜地、果园、森林等）及生态照片等。 
在样本收集过程中，需要根据螨类栖息环境的差

异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样本收集，收集时需尽可能减

少对捕食螨的机械损伤，以保证后续形态及分子鉴定

的准确性。综合“空间–时间–生境–猎物”四个维度的

系统调查，不仅有助于准确评估捕食螨资源分布格局

与多样性特征，也为建立区域性天敌资源数据库和制

定生态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3.3  长期监测 

设置固定采样点，按作物生长周期定期调查（如

每周一次或每两周一次），严格按照统一的采样方

法和操作规程进行捕食螨样本的采集，确保数据的

稳定性和可比性。根据研究区域的特点和采样需求，

采样方法可选用五点取样法、等距取样法等。五点

取样法是在整个研究区域中按梅花形取 5 个样方，

要求每个样方的长和宽一致（如 1×1 米的正方形样

方），通常群落组成越复杂，调查所需的样方最小

面积也越大；而当调查的总体区域为长方形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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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距取样法，先将调查区域分成若干等份，由抽

样比率决定取样的距离或间隔，然后按这一相等的

距离或间隔抽取样方。 
确定样方后，通过系统取样等方法对田间捕食螨

的单位面积密度、性别比例、发育阶段等种群参数进

行监测，从而量化捕食螨田间种群的特征。调查时，

在不同生境或作物生长期设置固定采样点，定期采集

叶片、枝条或地表样品，并结合显微镜鉴定统计各虫

态数量。其中，单位面积密度反映了捕食螨在特定区

域内的数量多少，性别比例揭示了种群的性别结构，

发育阶段比例体现了种群年龄结构状况。通过对这些

参数的定期监测和分析，可深入了解捕食螨种群的动

态变化规律，评估其在生态系统中的稳定性和控制害

虫的潜力。 
此外，可以结合害虫种群数据、气候条件、作物

种类、农事操作（如农药使用频次、兼作套作）等因

素，评估捕食效能。通过分析捕食螨种群动态与害虫

种群数量之间的相关性，明确捕食螨对害虫的控制作

用[20,48]；气候因素（如温度、湿度、降雨量等）对捕

食螨活动和繁殖的影响，预测其在不同季节和气候条

件下的种群变化趋势[49-50]；分析作物种类和农事操作

对捕食螨生存环境的改变，优化农业管理措施，提高

捕食螨的生物防治效果[51]。 

4  捕食螨的鉴定方法 

4.1  形态学鉴定 

捕食螨体型微小，须制作玻片标本借助显微镜进

行形态观察。玻片标本参照吕佳乐等在《常见捕食螨

识别与资源采集》一书中描述的螨类玻片制作的标准

方法制作[46]，分别用 70%、80%、90%和 100%的酒精

对捕食螨标本进行梯度脱水处理，然后在载玻片中间

滴入一滴霍氏封固剂，取一头脱水后的捕食螨置于封

固剂中央，在显微镜下调整姿态使得捕食螨背面朝上，

盖上盖玻片并在酒精灯上烤片以减少气泡并使标本透

明，最后用记号笔在载玻片背面圈出捕食螨的位置以

便后续观察。如植绥螨，背板刚毛的多少、形态、长

度，胸板长宽比及前后缘形态，腹肛板的形态、刚毛

数及位置，气门沟伸达的位置，螯肢动趾及定趾齿数，

受精囊的形态，足后板块数，足 IV 巨毛数、长度及

形态等都是形态学分类的重要参数。 
4.2  分子生物学辅助技术 

4.2.1  线粒体基因组测序 

通过形态确定初步明确捕食螨所属的物种范围，

然后提取捕食螨的 DNA，采用线粒体细胞色素氧化酶

亚基 I（COI）、16sRNA、ITS-2 等基因的通用 PCR
引物，序列扩增后进行 Sanger 测序，将测序获得的序

列与 NCBI（https://www.ncbi.nlm.nih.gov）、BOLD
（http://www.boldsystems.org）等数据库的序列进行

比对来辅助鉴定捕食螨种类。截止到 2026 年 6 月 3
日，NCBI数据库中共有植绥螨科物种COI序列 2052
条、ITS-2 序列 55 条；BOLD 中有 5174 条植绥螨

科线粒体 barcode序列，涵盖了 326种（https://portal. 
boldsystems.org/result query=Phytoseiidae[tax]）。这种

方法能有效解决近缘种鉴定难题、弥补形态学鉴定盲

区[52]。例如，对一些形态极为相似的捕食螨近缘种，

COI 基因序列的差异可能较为明显，通过比对序列数

据库，可快速准确鉴定，尤其适用于难以通过形态特

征区分的幼螨或受损样本的鉴定[53]。 
4.2.2  高通量测序 

混合样本中物种可通过高通量测序（metabarcoding）
进行快速筛查[54-56]。当面对大量复杂的样本，如土壤

样本中包含多种节肢动物时，高通量测序技术能够同

时对大量 DNA 片段进行测序，快速获取其中捕食螨

的物种信息，极大提高了鉴定效率，有助于全面了解

样本中捕食螨的组成和多样性，尤其在大规模生态调

查和环境监测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4.2.3  分子标记技术 

近缘种形态差异微小，增加了鉴定的难度。在一

些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捕食螨可

能产生地理变异，导致其形态特征与已知种类存在细

微差异，可以结合分子标记辅助区分[36]。利用特定分

子标记技术，如线粒体基因组、微卫星标记（SSRs）、

随机扩增多态性 DNA 标记（RAPD）、单核苷酸多态

性位点（SNPs）等，对这些地域性近缘种的 DNA 进

行分析，通过比较其 DNA 图谱的差异，准确鉴定其

种类，为深入研究捕食螨的地理分布、生态适应性以

及生物多样性提供可靠依据[57-59]。 

5  捕食螨标本和资源的保存 

5.1  标本保存 

标本保存时，必须有标本完备的采集信息，包括

采集地点、经纬度、采集人、采集日期、采集植物或

基质等。 
玻片标本：玻片标本要制作成永久玻片，需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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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在盖玻片周围涂上透明指甲油或加拿大胶，防止受

潮及病菌对标本的侵染[46]。 
酒精浸制标本：双层酒精法。首先用 70%乙醇轻

轻漂洗，去除杂质；将收集到的样本置于 95%乙醇中

固定（约 30 分钟至 1 小时），使组织脱水防止腐败；

选择干净透明的小管加满 100%无水乙醇，用细毛笔

挑入标本；用铅笔在纸质标签上注明采集信息，同样

置于透明小管中；密封后，将小管置于广口瓶中，同

样加满 100%无水乙醇用于长期标本保存。标本应该

存放于避光、低温处（最好 10–15 ℃）。每 6–12 个

月检查一次液位，必要时补加酒精；若发现液体浑浊

或颜色变化，应更换新酒精。 
玻片标本可保存捕食螨的分类特征，便于形态复

核。当对捕食螨的种类鉴定存在疑问或需要进一步确

认时，玻片标本可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进行形态复

核，确保分类鉴定的准确性。而酒精浸制标本则适用

于长期保存。将捕食螨浸泡在无水乙醇中，可在-80℃
低温存储条件下，有效保存 DNA 等遗传物质，为后续

基因研究、分子鉴定以及遗传多样性分析等提供宝贵

的样本资源，确保捕食螨的遗传信息得以长期留存。 
5.2  室内活体资源保存 

针对重要生防捕食螨，建立可持续种群库是活体

资源维持的重要手段。野外采集后，将不同地理来源

或不同寄主植物来源的种群分别编号建系，避免混养。

每个种群应尽量由一定数量的雌成螨或若螨建立基础

群体，并保留玻片标本和分子鉴定样品，作为后续复

核依据。在室内，模拟捕食螨的自然生存条件，为其

提供适宜的温度、湿度、食物等，使其能够持续繁殖

和生长。对于室内建立的种群，定期记录存活率、产

卵量、发育历期、捕食量等生物学特征。通过定期的

继代饲养，可保持捕食螨种群的活力和遗传稳定性；

或利用低温休眠技术，将捕食螨置于低温环境中，延

长活体保种周期，为生物防治研究和实际应用提供稳

定的活体资源。 
5.3  室外活体资源就地保护 

保护农田生境多样性（如间作、植被缓冲带），

维持捕食螨自然种群。通过合理的农业种植模式，

如间作套种不同作物，增加农田植被的复杂性和多

样性，为捕食螨提供更多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同

时，设置植被缓冲带减少农田与周边自然生境之间

的生态隔离，促进捕食螨在农田生态系统中的自然

迁徙和扩散，有利于维持捕食螨自然种群的稳定和

可持续发展。例如，果园生草可为捕食螨提供大量

的花粉等补充食物和桥梁宿主；或利用其他物理措

施保护捕食螨，如采用棉絮、麦颖、塑料膜等材料

包扎苹果树枝干，在幼树树冠下地表盖草压土等措

施，使捕食螨成功越冬[3]。大多捕食螨对化学农药

都较为敏感，在捕食螨保护与利用过程中，优先选

用经安全性评价的选择性或低风险药剂，避免使用

对当地优势捕食螨高毒、残留期长的广谱性药剂，

并通过错峰施药、减少施药次数和局部施药等措施

降低对捕食螨的影响[60-61]。 

6  捕食螨资源数据标准化处理 

随着捕食螨资源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

已积累了大量物种记录、标本信息、分布信息等数

据。但由于不同研究团队采用的调查方法、数据记

录格式和分类标准存在差异，资源数据分散、格式

不一，难以进行跨区域、跨平台的数据整合和共享，

从而限制了捕食螨资源信息的深度挖掘和高效利

用。因此，建立统一规范的捕食螨资源数据标准体

系和共享机制，对于推动捕食螨资源数字化管理、

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以及支撑农业绿色防控技术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6.1  捕食螨资源数据标准化体系 

捕食螨资源数据不仅包括物种名称、采集人、采

集地点和采集时间等基础信息，还涉及寄主植物、猎

物种类、生境特征、地理环境以及分子序列等多维度

信息，因此亟需建立系统化的数据标准体系。参考全

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GBIF）和 Darwin Core（DwC）生物多样性

数据标准，可将捕食螨资源数据划分为标本信息、分

类信息、生态信息、地理信息和分子信息等模块。其

中，标本信息主要包括标本编号、采集时间、采集人

员及保藏单位；分类信息包括科、属、种名称及鉴定

依据；生态信息包括寄主植物、猎物种类、生境类型

和种群动态数据（包括种群丰度、种群结构、季节消

长规律等）等；地理信息包括经纬度、海拔及行政区

划；分子信息则包括 DNA 条形码、基因序列编号及

数据库登录号等内容。此外，采用统一的数据字段和

编码规则，有助于提高数据的一致性，为后续资源评

价和生态分析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 
6.2  捕食螨资源数据质量控制 

由于捕食螨种类繁多、分类鉴定难度较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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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研究者之间可能存在鉴定结果差异，在数据录入

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缺失、重复记录和坐标信息有误

等问题。因此，应建立全过程质量控制体系。在资

源调查阶段，规范采样方法、记录格式和地理信息

采集方式，确保原始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在分

类鉴定阶段，结合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证据开展鉴

定，特别是建立专家复核环节，确保数据准确性；

在数据库建设阶段，对重复记录、异常坐标和缺失

信息进行筛查和校验，对错漏信息进行修正和补充。

同时，还需建立数据更新和管理制度，实现资源数

据的动态维护和持续更新，从而保证数据库数据的

真实性和可靠性。 
6.3  捕食螨资源数据的分析与应用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技术、机器学

习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捕食螨资源研究也需

向自动化和智能化进行转变。在构建标准化资源数据

库的基础上，可进一步结合大数据开展捕食螨物种的

多样性评价、群落结构分析、生态位模拟及空间分布

预测等研究。例如，利用 GIS 和生态位模型可预测捕

食螨潜在适生区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通过群落生

态学分析可揭示不同环境条件下捕食螨群落组成特征

及其驱动机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可构建资源分布预

测模型和生物防治潜力评价模型，为优势种筛选和区

域化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7  展望 

捕食螨是一类重要的生物防治天敌，对于小型

吸汁性有害生物的防控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

于缺乏系统性的调查和受专业训练的形态学分类人

才，捕食螨的种类鉴定、时空动态及分布规律、优

势种的挖掘方面都受到限制。针对以上问题，在此

提出一些建议。 
7.1  制定捕食螨资源调查技术规范 

统一采样方法、数据收集内容及记录格式，除

记录采集人、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外，还需记录

寄主植物、伴生害螨或其他小型节肢动物、农药使

用和栖境管理方式等生态信息；建立分区域、分作

物、分生境和分季节的捕食螨资源调查体系。通过

规范化调查，可获得捕食螨物种组成、优势种、季

节动态、栖境偏好及其与猎物和管理措施关系等基

础数据，为后续资源保护和利用提供可比较、可复

核的数据支撑。  

7.2  制定物种鉴定和描述规范 

统一形态鉴定与分子鉴定的技术流程、形态特

征描述的具体特征内容及描述规范。在传统分类基

础上，明确捕食螨形态描述的关键特征和测量标准，

包括背板、腹板、气门沟、螯肢、受精囊、足部巨

毛及各背毛长度等主要鉴别性状，并规范玻片制作、

显微拍摄、性状测量和图像存档方式。同步采集样

本分子数据，结合现代分子技术、图像识别技术及

大数据模型，实现植绥螨类群及种类的快速识别与

鉴定。  
7.3  开展自然种群再调查及资源库构建 

目前对植绥螨的认知到资源的开发利用已走过了

近百年的历史。国内对植绥螨种类及资源调查大多基

于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后，特别是 80 至 90 年代的鼎

盛时期，部分地区和作物系统的资料已有较长时间未

更新。数十年来，植被、环境、气候、种植制度、植

物调运、人类活动等，都可能使得物种的存续及分布

发生变化。因此，亟须对历史调查区域进行复查和更

新，并对西北、边境地区、山地生态系统、自然保护

地及特色作物区等调查不足区域进行补充调查，建立

网格化布点和长期固定样点，建立物种自然资源档案，

以了解物种的时空变化情况，为进一步保护与利用奠

定基础。  
7.4  加强对本地资源的筛选和保护利用 

捕食螨资源开发不应仅依赖外来商品化种类，而

应优先从本地优势种、广适种和特殊生境适应种中筛

选具有应用潜力的生防资源并进行开发与保护。  
7.5  建立捕食螨国家保藏和共享中心 

捕食螨保藏和共享中心包括捕食螨标本库、形态

图库及基因数据库，将捕食螨形态数据与 DNA 
barcoding 序列严格对应，整合全球分布、基因序列及

生态功能数据，并提供多模态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推

动跨区域、跨学科研究协作，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

进捕食螨资源研究的整体发展和应用水平的提升。 

8  数据可用性 

附表 1 中国植绥螨科各属种在东洋区、古北区及 
两者过渡区的分布情况 

附表 2 中国东洋区（不含过渡区）植绥螨科各属

种的分布情况 
附表 3 中国古北区（不含过渡区）植绥螨科各属

种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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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中国东洋区与古北区重叠区主要四省植

绥螨科各属种的分布情况 
附表地址：https://www.scidb.cn/s/i6nENz（DOI：

10.57760/sciencedb.agriculture.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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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or the Investig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Predatory Mite Resources 
LI BingYan1,2, WANG EnDong1,2, XU XueNong1,2*, ZHANG Bo1,2* 
1.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193, China; 2. National Data Center of Insect 

Natural Enemies and Edible Insect Resources,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Predatory mites prey on a wide range of small insect pests and phytophagous mites and therefore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and biological control. In the context of reduced reliance on chemical pesticides, the development,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redatory mit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current methods 
used for the distribution, field survey, identific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predatory mites. And we discus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major 
challenges of big-data research on predatory mites, including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identification methods, insufficient 
regional coverage, and delays in data integr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techniques, deep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integrat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improve the discovery, characteriz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redatory mite resources. Greater emphasis should also be placed on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nd on 
establishing standardized research and frameworks to facilitate the broader use of predatory mites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Keywords: Phytoseiids; distribution; species identification; resource application; protec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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